
2026年3月9日星期一首席编辑：池榕 责任编辑/版面设计：林夏 邮箱：mmwbeyd@163.com
小0707 东江·原创

小说连载
23 网恋

■叶进雄

“钱呢？”烟雾从他鼻孔喷出，单刀
直入。

“钱个屁！”小马猛地拍案而起，手
指几乎戳到黄毛鼻尖，胸膛剧烈起伏，
大声喝斥：“姓黄的，你拍那种东西想干
什么？敲诈到我头上了？立刻删掉！
否则老子打断你的腿扔海里喂鱼！”

小马的咆哮在狭小的房间里激起
巨大的回音，震得徐薇耳膜嗡嗡作响。
他面目狰狞，仿佛一只被激怒的猛兽。
她甚至看到他颈侧暴起的青筋——演
得如此真切。

黄毛却笑了。那笑容像锈蚀的刀
刃被强行掰开，扭曲而阴沉。他轻蔑地
往沙发方向努了努嘴，慢悠悠地吐出一
个烟圈：“删掉？呵，说得真轻松。小马
哥，我这人胆小，就怕晚上睡觉不踏实，
得留点东西给自己防身才放心。”他眼
神转向徐薇，浑浊的眼珠里闪动着豺狼
般的光，毫不掩饰地在徐薇身上来回梭
巡。他的声音陡然下沉：“五万块钱，对
你们来说，算根毛？拿不到钱，我有的
是地方把这宝贝放出去，徐姐，您说对
吗？”他最后那句拖得长长的，像冰冷的
蛇信扫过徐薇的脸颊。

徐薇的脸血色褪尽，嘴唇不受控制
地哆嗦起来。她下意识地看向小马，小

马脸上那狂怒的表情在黄毛露骨的威
胁下突然微微一滞。他似乎深吸了一
口气，胸膛起伏稍缓，语气竟也随之变
得“克制”起来，透出一丝“无奈”的假
象：“黄毛，你这样搞，就没意思了！”他
松了松领口，像是在调整策略：“咱们，
还能不能好好说话？你把东西删了，今
天当没这事，以后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黄毛咧开嘴，露出一口焦黄的牙
齿。他知道自己赢了关键一步。“好好
说话？当然好！那钱怎么说？”他的眼
神再次粘到徐薇脸上，那黏腻感几乎让
她窒息。

“钱，钱总要时间筹！”小马立刻接
上，声音急促，“五万不是小数！你得给
点时间！”他转过身看向徐薇，一副“心
疼”“为难”的模样：“薇薇，你看这，要不
先定个时间，让黄毛宽限几天？我们回
头想想办法？总不能看着他把你往死
里逼啊！”他捏了捏徐薇冰凉的手腕，那
力道里的暗示清晰无比。

徐薇感觉那捏着她手腕的手指像
两条冰冷的毒蛇。小马眼中那点“心
疼”后面藏着的急切算计，比黄毛赤裸
的威胁更让她骨髓发凉。她被迫抬起
眼，迎上黄毛那毫不退让、充满贪婪的
目光。巨大的恐惧和绝望如冰冷的潮
水再次没顶而来，冲垮了最后一丝侥
幸。

“过几天，”她听到自己的声音飘忽
得像随时会断裂的风筝线，“过几天，
我，再来……我们……再说……”

她紧紧绞着双手，指甲深深嵌进皮
肉里，几乎要掐出血来。她能感觉到两
道截然不同却同样危险的目光牢牢钉
在自己身上。小马似有不满却又无法
言说，黄毛则毫不掩饰那阴鸷笑容里的
得意。空气中的腐臭感似乎更加浓郁，
从墙角、从破败的家具深处弥漫出来，
带着死亡的冰冷气息，芭蕉叶肥大的影
子在窗外惨白的月光下扭动，那沙沙的
摩擦声仿佛是远处传来的阴冷笑声。

深渊的大门，在悄无声息中，豁然洞开。

第十二章 离婚

暴雨像疯兽般撕扯着小城。雨水
不再是滴落，而是从铅灰色的天幕倾倒
下来，砸在铁皮屋檐、水泥路面和摇摇
欲坠的老旧广告牌上，汇成一片混沌而
暴戾的轰鸣。空气沉闷如被浸湿的裹
尸布，带着下水道翻涌上来的、令人窒
息的铁锈和腐烂味儿。街道上，浑浊的
积水深可没踝，倒映着霓虹灯残破、扭
曲、如同痉挛血管般的红绿光影。就在
这片末日般的雨帘深处，一个牛皮纸袋
被看不见的手，如同抛掷死物般，从门
缝下狠狠塞了进来，“噗”的一声滑落在
李浩脚边，像一滩散发着不祥气息的污
迹。

原来，这几天黄毛都追着徐薇要
钱，5万元不是小数目，家里那点钱她不
敢动，去哪里筹措？她心中也无谱。

“既然没钱，那——”黄毛猥琐地看
着徐薇说。徐薇当然知道他不怀好意，
立马拒绝。黄毛一气：“好，给脸不要
脸，我整死你。”

李浩弯腰拾起，第一张照片就如冰
冷的子弹洞穿了他的大脑。

李乡春讯 ■陈子楷

心绪烦乱时，总念着回乡下。老
屋的炊烟绕着屋角，田埂的草香漫在
风里，儿时的细碎往事翻涌上来，心头
的烦闷，便一点点散了。

这个春节，我又踏上归途。车子
驶过江湖圩，穿过罗江，四育小学撞入
眼帘，忽而想起，兰姨，曾嫁在学校后
的车头儿村。我在江湖中学读书时，
曾去她家吃年例。一晃二十多年过去
了。

兰姨是咪婆（我爸的媒人）的女
儿，论辈分，我该唤她一声阿姨，可她
只比我姐大两岁，比我大四岁，我们总
爱喊她兰姐。她生得娇小，一头短发
利利落落，眉眼清秀，笑起来时，眉眼
弯弯，透着一股子清爽劲儿，见着了，
便打心底里欢喜。

我五岁那年，在咪婆家住了半年，
未曾见着在外做生意的咪公，却认识
了咪婆的三个孩子：大儿阿林、二儿阿
志，还有小女儿阿兰，便是兰姨。阿林
舅上了初中，嫌我小，不愿带我玩；阿
志舅心情好时，才肯陪我片刻；唯有兰
姨，总牵着我的小手，走遍平山村的角
角落落。平山小学的操场，我们追着
跑过；村里的公庙，我们并肩看过；绿
油油的田垌里，也留着我们的脚印。
她还帮我认识了好些同龄伙伴，让我
在陌生的村子里，多了许多欢喜。

1993 年秋，兰姨到连界中学读初
中，吃住都在我家。那阵子，是我和姐
姐最开心的日子。兰姨手脚极勤快，
放学归家，挑水、洗衣、做饭，样样抢着
干。从前，姐姐管洗衣做饭，我管挑水
放牛，她来了，很多活计都揽了去。她
还极爱干净，做完饭，灶台必擦得锃
亮，厨房的稻秆，也码得整整齐齐，从
不会乱糟糟堆着。

周末，兰姨偶尔要回合江平山的
老家，六七公里的路，要坐班车，再走
一段土路，折腾得很。那时她刚学英
语，老师建议买台录音机练听力。兰
姨鼓起勇气，跑到连界车站便利店，打
电话给远在云南的父亲。她说想买辆
单车，周末回家方便，还要买台录音
机，好好学英语。

1994 年春开学，咪公突然来了我
家。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
他，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穿
西装，系领带，提着公文包，一副老板
款。他没多停留，带着兰姨去了化州

街，回来时，兰姨推着一辆弯梁凤凰单
车，手里还拎着录音机和收音机。

“单车三百多，录音机和收音机各
一百五十多呢！”她眉眼带笑，语气里
满是意外与欢喜。她从没想过，这个
平日里难得一见的父亲，竟会这般大
方。要知道，那时我读三年级，学费不
过一百块，六百多块在当年是实打实
的巨款。

有了单车、录音机和收音机，我们
的日子便热闹了许多。我天天缠着兰
姨，借她的单车学骑，摔了好几次，也
不气馁，没多久便骑得稳稳当当。我
还迷上了听收音机，陈杨、郑达讲的故
事，总能让我听得入迷。兰姨和姐姐，
则迷上了听流行歌，她们买了大大的
笔记本，抄满了周慧敏、杨钰莹的歌
词，贴满了明星贴画，本子被贴得满满
当当。这算是我们最美好的回忆吧。

1998年，我去江湖中学读书，骑的
是父亲那辆双杠凤凰单车，车身又高
又笨重，骑起来费劲。我试着跟兰姨
开口，借她的弯梁单车，她二话没说便
应了，笑着说：“我在化州麻纺厂打工，
单车放老家也是闲着，你拿去用，别客
气。”兰姨初中毕业后，便外出打工了。

1999年底，兰姨结婚了，嫁在合江
新车车头儿村，离江湖圩不远。婚后
没多久，她便带着姑仔，骑着单车来看
我们，还拎着一大袋水果饼干。她说
起当年在我家吃住的日子，说多亏了
我们的照顾，语气诚恳又热络。那天，
她带着姑仔重游了连界中学，又拉着
我和妹妹去连界圩，买了我们爱吃的
水籺，还吃了簸箕炊。那些甜糯的滋
味，至今想起，心头仍暖暖的。

再听闻兰姨的消息，是 2011 年。
那时我刚回江湖镇工作，便同母亲说
想去看看兰姨。不料母亲叹了口气，
说兰姨离婚了，孩子留给了婆家。我
愣在原地，怎么也不敢相信。母亲接
着说，兰姨的丈夫变心了，她不愿忍，
经常吵架。后来兰姨改嫁去廉江，又
生了两三个孩子。

如今，我又站在车头儿村的土地
上，想起了当年兰姨在这里接应我去
她家吃年例的情境。岁月流转，物是
人非，这么多年未曾相见，不知兰姨如
今过得好不好，是否还像从前那般，笑
起来眉眼弯弯，带着一股子清爽劲儿。

驷马桥原来不叫驷马桥，而是叫“升
仙桥”。大才子司马相如从此桥上经过前
往长安时，以一个文青的疯狂发出了“不
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的誓言，并且在二
十五年后他以中郎将的身份真的乘赤车
驷马带领庞大的朝廷使团从这桥上驰入
成都，实现了自己的誓言。后人因这个励
志的故事，就将“升仙桥”改名“驷马桥”。
而司马相如琴悦卓文君，成就一个千古传
颂的爱情故事，又为此桥增添了一抹绚丽
色彩。有了这么感人的励志故事，这么动
人的爱情传奇，加上司马相如的过人才
华，这桥就承载了成都两千多年的文化记
忆。

对于这样一座让我们满怀敬畏与好
奇的桥，况且交通是相当方便（成都地铁3
号线有一个“驷马桥站”），我们自然要寻
访一番了。

我们从地铁站出来时，那秋日的阳光
暖暖地照在身上。沿着沙河漫步，河沿上
梧桐树的金黄枝叶在秋风中摇曳，而落到
地面上的叶片如蝴蝶般随风起舞。透过
枝叶的阳光在地面上形成了斑驳的光影，
如在向我们诉说着多彩多样的历史传奇。

步行不远，我们就看到了驷马桥。桥
上车流如织，桥下流水潺潺，其实，这也只
是一座普通的混凝土公路桥，只是在桥头
两侧分别竖立着赤车驷马的塑像，向人们
诉说司马相如当年荣归故里的荣耀。

而桥头的一块牌碑，记载着驷马桥的
由来。碑文提到，汉代的古桥早已不复存
在，后人在原址上几经重建，桥的式样也
几经改变。现在的驷马桥，是1951年因成
渝铁路建设，随沙河改道南移约 200 米并
重建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桥的；2003 年，成
都市政府对该桥进行整修并加塑了高车
驷马，以一种厚重的口吻向世人述说那段
历史。

根据史料记载，秦代的蜀郡郡守李冰
在锦江、俭江上建造了七座桥梁，但升仙
桥不属于这七桥之列，因为它是建在沙河
之上的，而沙河原来也不叫沙河，而是叫
作“升仙水”，因为道人张伯子在此升仙。
其实这沙河是条有点淘气的小河岔，它先
是在一个叫做洞子口的地方宛若浪子出
走一样挣脱锦江，绕了一个大弯之后又在
合江亭以游子归家的形式重新流入锦
江。到南宋年间，成都知府京镗重修升仙
桥时，为表达对司马相如的敬意，特地将
其改名为“驷马桥”。

司马相如除了在文学上颇有成就之

外，他在时隔千年之后还有什么值得京镗
如此敬重的？说起来，这司马大才子可真
是不简单！

在公元前 130 年至公元前 128 年之
间，司马相如两次出使西南，平定骚乱，修
补西南各民族与汉朝的关系，推动了边疆
的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打开南方丝绸之
路，进一步发展了汉王朝与东南亚及西域
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千年事屡换西川
局，多少鸿篇巨制演绎惊天英雄，但司马
相如的身影两千多年来总是挥之不去，他
的政治成就与文学造诣历朝历代均被称
颂。所以，作为成都知府的京镗对这位政
声赫赫的前贤敬佩有加，“升仙桥”改名

“驷马桥”就顺理成章了。
对于成都来说，驷马桥已经不单是一

座桥，它是司马相如的骄傲，而司马相如
是成都的骄傲。因为司马相如不仅文采
飞扬，更有治世的才能，堪称是从蜀地走
出去的全才，所以，曾经拥有过司马相如
的成都是骄傲的。

离开驷马桥，我们在百度地图的引领
下来到了司马相如广场。这广场的周边
处处可见司马相如的大作或是镌刻在各
式柱子上，或是浮雕在地面上。广场的南
北两端则分别矗立着不同造型的司马相
如塑像，尤其是北端的那尊塑像，是司马
相如青年时期的形象，目光炯炯地向东远
眺他的家乡（南充市）；而南端的塑像则是
安立在一根柱子上，柱子一侧是卓文君的
画像，另一侧镌刻着《美人赋》，这一根柱
子仿佛在向世人述说着司马相如与卓文
君那动人的爱情故事。

历史与现代交汇的驷马桥已经融入
了成都的血脉中，它见证了司马相如的辉
煌，也见证了成都的发展和变迁。

驷马桥上说相如
■邱宏

兰姨
■曾令华


